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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9:51，朱先生来电：钱江路和婺江路交叉口，妇
女活动中心门口，一辆环卫车陷进马路里了，是马路突然
塌陷，后半个车厢陷进去了，没有人员伤亡，警察都到了。

记者董吕平核实报道：上午 10 点 30 分，婺江路杭州
市妇女活动中心入口处，一辆清运车右后轮斜着陷入一
个大坑中，我在现场看到，坑深一米多，约5个平方米。

妇女活动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说，这个地方本来就
是可以开车的，上面铺了瓷砖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辆清
运车开过来经过这里时，地面突然塌了。

清运车司机 30 多岁，附近的人问他，这个车子太重
了吧？司机很委屈地说：“我们要求很严的，车子真的没
有超重啊。”

杭州环境集团上城分公司孙经理说，清运车重 16
吨，荷载8吨，当时车上装的泔水7吨，并没有超载。“肯定
不会是超载，车子刚从妇女活动中心拉完泔水，准备拉到
半山的天子岭填埋场，刚开到入口这个地方，车子一下子
陷进去了，幸好人没事”。

事发后，吊车赶到现场，将车子从坑中吊到地面上，
现场有一股很浓的臭味。

地面为什么会突然塌陷？仍在调查中。

前天，网友“小小草”在19楼上发了《新鲜事！杭州某
高校停水两天，竟然用垃圾桶接水、储水》的帖子，帖子里
还发了几张图片,图片上都有 30 个绿色垃圾桶，桶里装满
了水，垃圾桶旁边还写着“自行取水，请勿直饮”的字样。

记者董吕平核实报道：从网友拍摄的图片中看到，垃
圾桶上印有“××信工学院”字样。

昨天，我联系该高校分管后勤的王老师。他说，学校
是今年 10 月刚搬过来的，有 4000 多个学生，这个事情发
生在 19 日上午，这些水确实是自来水，但不是给学生直
接喝的。

王老师说，当时学校里的水泵房设备坏了，自来水没
办法通过水泵增压到建筑高层，学校请了师傅来维修，暂
时停水了。

“停水了不是很麻烦嘛，学校保洁例如浇花、清洗都
没水了，刚好学校有备用的垃圾桶，全都是新采购的，所
以就统一用新的垃圾桶装水，方便保洁人员集中使用，通
知上的牌子也是写给保洁人员看的，可能给学生造成了
误解。”王老师说。

王老师说，除了保洁以外，学生宿舍楼、教学楼上卫
生间也需要用水，所以有些学生就自行来取水，可能是其
他学生看到了，误以为是取水饮用的，才发到了网上。

当天下午，学校已经恢复供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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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车被吊起后，塌陷的大坑完整显现。记者 葛亚琪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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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垃圾桶装水喝？

一碗阳春面
记者 罗传达

“老来多健忘，唯不忘相思”，客居南京的杭州老人朱亚泉今年 99 岁了，冬至
（12月21日）午餐时分，他忽然想起一碗热腾腾的阳春面。

昨天，老人的长女朱宁玲讲了父亲和一碗阳春面的故事——
冬至午餐时分，老爸郑重其事地说想起一件往事要告诉我们，我以为有什么要事

相告，未曾开口他已老泪纵横了。
那时，爷爷在老爸五六岁时，遗弃了他们母子三人，老爸上中学时，家里已没有什么值

钱东西可卖，每天午饭都吃阳春面，面馆位于菜市桥皮市巷口，一吃就是三年。
别人碗里的面都是汤汤水水的，而老板给他的面是干的（面比较多），等他面吃完后，

面馆老板再把肉骨头汤端给他喝。后来，他进了中杭厂还特意买了礼品去看那个餐馆老
板，抗战胜利后他又去探望那个老板，可惜找不到了。

老爷子泪眼婆娑地说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⋯⋯
昨天中午，朱宁玲在微信上给我语音播报老爷子“讲话”。
朱亚泉老人说，1931 年至 1934 年期间，他在宗文中学读书，菜市桥皮市巷口的一碗阳春

面，当时卖12个铜板一碗。
记得面馆老板40多岁，看朱亚泉是个穷瘦学生，特别照顾。“他给我的是拌面，又给我肉汤

喝，他很同情我，我天天这样过日子，吃了三年。我特别感谢他。”
但朱老已经记不起面馆和面馆老板的名字，只记得“皮市巷出来，要拐个弯，那里就是面馆

了。”他说面馆里有个大的案板，有根绳子绑了个大杠杆，用来擀面。
面馆老板是杭州人，面馆不大，后来朱老进了中杭厂，拿了钱来感谢老板，老板很高兴，但

说什么话记不得了。除了老板外，还有两三个人，应是学徒。
抗战胜利以后，朱老又去找这家面馆，但面馆不在了，老板也不在了。
昨天，朱老用杭州话反复说：“他给我吃光面，我口干了，给我肉汤吃，肉汤蛮新鲜的，我吃

了三年阳春面，吃得很难过，但有的吃已经很不错了⋯⋯”
说着说着，老爷子泣不成声。

朱亚泉老人是抗战老兵。去年快报记者孙昌建采访过他，朱老当时回忆说，他小时候是在
豆腐河下二桥，这个地方以前叫斗富桥，小学是在杭州佑圣观巷小学上的，初中是在皮市巷里
的宗文中学⋯⋯

初中毕业后，朱老到杭州火车站边上的修理厂学习了一段时间的钳工，那时手握锉刀一挫
就是几个小时，手都红肿了，母亲见了非常心疼，但她会对儿子说：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

“我理解这是母亲对我的教诲，我想我会认认真真刻苦学习的，当时我心里就立下决心，一
定要把技术学好，要让母亲看到儿子长大成人，可以担起家庭的责任。”他说。

1935年，经远房舅舅介绍，朱亚泉进了笕桥中杭厂做学徒，陈行之当时是中杭厂工具设备
部的主任，中杭厂的全称叫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，那一年他17岁。他第一次领工资是24元，除
了交6元伙食费和洗衣服等卫生费，自己留2元，其余都交给母亲。

之后，他的技术日益精湛，辗转于南方各省修抗战所需的飞机，从 1949 年起一直生
活在南京。“我从事航空工作50多年，它是我一辈子养家糊口赖以生存的饭碗，更是我的
精神寄托。”朱老自豪地说。

这碗刻印在老人记忆深处的阳春面能找到吗？昨天下午，我去了皮市巷口。
南北走向的皮市巷，夹在庆春路和解放路之间，是一条非常市井化的巷子。因

为仅两个车道，路边都停满了车，行人摩肩接踵。
“皮市巷一直就是这条路，菜市桥呢，从这出去往右拐，三四十年代的面馆？

我是1989年搬过来的，不太清楚。”一位老爷爷朝北指了指。
皮市巷口，两三位老奶奶在聊天。最老的一位奶奶说，阳春面肯定找不到

了，“你要吃面吗？到处都是面馆啊。七八十年前的面馆老早就没了，噶西多
年搬来搬去⋯⋯”

一位83岁的奶奶记得，解放前，菜市桥皮市巷口附近的面馆多开在庆春路。
白发苍苍的赵奶奶说自己老伴也是抗战老兵：“我老头1927年生，他们

都吃过阳春面，因为这是最便宜的面。”
赵大妈感慨地说可能再也吃不到阳春面了，“我儿子50多岁也不知

道阳春面”。
90 岁的杨奶奶对阳春面记忆更深：“阳春面是上海人的叫法，我

们杭州人叫沃面，葱抓一把就可以吃，很便宜，才 1 毛 2 一碗。上海
人总说，肉丝面不好吃，阳春面好吃，我们却不这么看，吃不起就

吃不起咯，当然肉丝面好吃咯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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